
走出生命的迷局

� � � �不久前， 看到一位业内人士的微博： 证

券行业带给大家生活的富足和巨大的压力，

让人痴迷让人疲惫， 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跳

出这个迷局？

在浮躁的证券市场、 浮躁的基金业， 我

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观？

在马庆泉看来， 金融行业的人总在跟钱

打交道， 要有正确的金钱观才不迷航。 “君

子爱财， 取之有道。 有本书叫 《忏悔无门》，

讲的是一个人在抛弃了自己的义务， 失去灵

魂支柱时， 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对他而言， 也

不过是一屋子待泼的脏水。”

在广发基金每次年终总结会、 新员工培

训会上， 马庆泉都会反复强调， 应该怎么做

人， 应该有怎样的财富观， 怎么看待人生的

价值， 怎么回报社会。

在董事长致辞中， 马庆泉写道： “一个

企业的兴旺发达， 首先源于其企业文化的兴

盛； 而一个企业的衰败， 首先也是源于其企

业文化的解体和变质。”

早在广发证券负责投行业务时， 马庆

泉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搞一个投行项目，

就在当地办一所希望小学。 “

1997

年被宣

布免职的那天， 我正在重庆永川给希望小

学剪彩。” 据介绍， 广发基金每年在公益事

业上也都有投入，

2006

年以来公司直接捐

款

800

多万， 还通过广发证券捐款

1000

万。 “我们必须懂得感恩与珍惜。” 多年

来， 他一直在广发基金倡导感恩文化。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会更需要精神的营

养， 马庆泉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学习东方

文化， “东方文化让人放松精神， 平衡心

态， 还有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操作的方法，

比如禅修、 静坐、 太极， 都有益身心。”

马庆泉还向大家推荐南怀瑾老先生的

书， “像我们古文底子差一些的， 南老先

生的书看起来不费劲。 有一些人生的大道

理， 对我们日常生活工作都有所启发， 如

果自己在修学， 还可在他的书里找到修行

的法门。 净慧、 星云大师的书， 也都很

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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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泉 英雄到老皆皈佛

证券时报记者 杨波

“

我如
一颗子弹
穿越
十六年
战斗岁月

”

人生如白马过隙。 已宣布退休

离任的前广发基金董事长马庆泉坐

在办公室， 回味着年少时看过的土

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这句诗， “小时

候以为这是夸张。 现在回过头看，

60

多年的岁月， 真的就像一颗子弹

那么快地飞过去了”。

马庆泉是中国证券经营机构的

第一代掌舵者， 基金业的一名老兵。

1993

年， 马庆泉走进了初创时期的

中国证券市场， 先后担任广发证券

副总经理、 总经理，

1998

年底参与

筹建嘉实基金并担任董事长，

2000

年初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

后任副会长。

2005

年， 到广发基金

公司工作， 任董事长。

走出象牙塔

1949

年出生于河南的马庆泉，

与共和国同龄， 走过半个多世纪的

人世沧桑， 经历了中国社会跌宕起

伏、 变化剧烈的

60

年。

马庆泉早年经历， 是一个自强

不息年轻人的寻常故事。 童年和青

少年时期， 他的家庭非常贫困： 奶

奶双目失明、 哥哥智力残障、 妹妹

患脑瘫， 全家就靠父亲打零工维持

生计。 从小学到高中， 每学期开学，

父亲都会到学校申请免交学费。 靠

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靠好心

人的帮助， 他才得以读完高中。

高中毕业， 文革中大学停止招

生， 他走进工厂当上一名车工。

1973

年， 高校恢复招生， 家境贫寒、

没有任何背景的马庆泉， 经过诸多

周折， 走进了大学校园。 大学毕业

后， 他留校任教， 后来继续读书，

直到

1988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

位， 分配到中央党校， 任经济学教

员， 后来评定了教授职称。

上世纪

80

及

90

年代初的中国，

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各种思潮非

常活跃， 在北京读书和工作的马庆

泉， 对从南到北的改革开放之风感

受甚深， 不再安于呆在学校。 “客

观上我也不适合当老师， 讲过一遍

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再讲， 在学校时

乐于当研究员， 写自己的东西。 另

外， 也有经济困难的压力。”

1991

年， 马庆泉曾在俄罗斯做

访问学者， 亲历了苏联解体后的休

克式疗法。 “在前苏联， 完全没有

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概念， 真觉得

计划经济是走到头了。 我回来后准

备写一本关于俄罗期私有化的书，

没有出版社接手。”

1990

年马庆泉去

过日本， 把前苏联的经济体制与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作个比较， 体制改

革的必要性不言自明。

马庆泉终于走出了象牙塔， 加

入了当年浩浩荡荡的 “下海” 队伍。

导师、 同事都挺意外， “他们都说

小马是做学问的料， 下海可惜了，

也不知道行不行啊。 我原来的确特

别怯场， 到公司以后才慢慢锻炼得

好一些”。

1993

年

4

月， 马庆泉致电他的

朋友陈云贤， 陈博士当时正在创办

广发证券。 “陈博士让我过来， 坐

飞机过来， 我那时哪有钱坐飞机啊，

陈博士说， 公司给报销机票。” 因

为一开始没有安排住的地方， 马庆

泉在陈云贤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

“广发证券一开始是广东发展银行的

证券营业部。

5

月初为企业发行股

票， 那时招股书的编制也没有个规

范， 是我们像写报告一样编的， 印

象蛮深。 那年秋天的天津会议， 上

面才出台了一个招股书的格式范

本”。 后来的工作经历， 就是在证券

市场和行业协会工作， 直到

2005

年

再度出任广发基金董事长。

回忆起

18

年前第一次南下的经

历， “当时， 我在办公室工作， 在

办公室生活， 一张长沙发就是我的

床铺， 过了两三年， 我才有了宿舍。

那时是充满了改革和创业的激情”。

证券十八载

谈到

18

年证券生涯， 马庆泉觉

得自己很幸运， 一是每到一个地方

都遇到一帮优秀的人， 学到了很多

东西， 二是做了一些事。 事实上，

马庆泉有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的

业绩： 他和广发证券领导团队一起，

使这家券商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券

商； 在广发基金六年， 这个公司领

导班子的团结和实干精神， 使该公

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从

2005

年初的

66.8

亿元上升至

2010

年末的

1036.3

亿元， 增长超过

15

倍， 市场份额连

续

3

年稳定至

4%

以上， 稳居前十大

基金管理公司之列。

“其实人都挺渺小的， 一生干

不了多少事。” 马庆泉说。

初创期非常不规范的证券市场，

对每一个一线从业人员无疑都是相

当严峻的考验， 要走过

18

年的岁月

其实并不容易。 马庆泉的证券生涯

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4

年秋， 因捍卫公司利益、

公家利益， 决不通融， 马庆泉得罪

了几个人， 被他们诬陷， 几成冤狱。

“所幸中央纪委、 省高检办案人员认

真、 明察， 深入调查月余， 始还我

清白。”

1996

年沪深争雄时期， 市场极

度狂热，

1997

年

6

月， 有关部门认

定： 海通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 广

发证券违规操作， 造成个别公司股

价的异常波动。 马庆泉与海通证券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 申银

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一同被免

职并记大过。

回忆当年， 马庆泉仍在反思：

“我们公司的确有不对的地方， 一是

用自然人的身份证开户做自营， 二

是买卖某一只股票超过法定限制。

虽然当时法律法规不是太明晰， 营

业部都在使用自然人账户， 但这是

打擦边球的行为， 出了事， 作为公

司领导， 我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

当时的处理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播出， 新华社发通稿， 省市县级的

报纸都刊登了， “我当然有压力，

但觉得没有私利掺杂其中， 还算坦

然， 但家在北京的中央机关， 环境

对家里的压力比较大一些”。

马庆泉并没有像很多离任证券

公司高管那样从此销声匿迹。 离职

一个多月以后， 马庆泉经有关机构

批准， 开始管理广发证券的基金业

务。 当时广发旗下有 “广发

1

号”

和 “广发

2

号” 两只老基金。 马庆

泉与基金业的结缘从此开始。

1998

年， 马庆泉代表广发证券参

与嘉实基金筹建工作， 出任董事长。

2000

年， 马庆泉离开嘉实基金， 任中

国证券业协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2005

年， 马庆泉二次南下， 任

广发基金董事长。 “

1998

年管理老

基金时， 陈博士给了我一本国外

10

大基金经理谈体会的小册子， 当时

就种下了转做理财的愿望， 后来去

了协会， 想做基金的念头一直没有

断。” 虽然另有两家券商向他发出邀

请， 他还是选择了老东家广发证券

旗下的广发基金。

曾经的磨难与波折， 在马庆泉

都变成了回忆， 也已经完全释然，

“人生总会有些波折， 许多大人物都

如此， 何况我们小人物啊。”

马庆泉告诉记者， 到现在为止，

他也不知道买股票怎样操作， 也没

有哪个亲戚朋友从他这里得到消息

去发财。 “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的

人生观价值观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

有些底线我会非常严格遵守， 外界

的诱惑引不起波澜。”

这种定力， 在大多数人看起来

不可思议， 但放下越多， 心灵的自由

度更大。 马庆泉有着世俗生活之上的

人生目标， 正如他在纪念母亲的文章

中所说： 我会向着完美人生的遥远目

标， 虽然艰难， 但却顽强地迈进， 就

算进步缓慢， 但决不退转。

潜心学佛

1997

年秋， 马庆泉曾在成都文

殊院谒见了九五高龄的宽霖大师，

他还记得宽霖大师当时说： 世界上

好人多， 坏人更多， 好人都出家了，

谁为百姓做事！

“宽霖大师住世济人的情怀，

正是佛家正法真谛。” 马庆泉说。

也许因为童年时的艰难生活，

也许因为职业生涯经历波折， 也许

因为天生的慧根， 马庆泉对佛学有

非常浓厚的兴趣， 他每天会拿出一点

时间研究生命科学与禅修。 从

2001

年

5

月开始， 他每天坚持背诵 《金刚经》，

多年来没有间断。

马庆泉最早与佛学结缘是在高中

时， 范文澜的 《中国通史》 把佛教说

成是一种奇怪的、 不可索解的、 荒谬

的学说， 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于是

很费周折地找到了一本 《金刚经》， 读

了自然是一头雾水， 但却很喜欢第

32

章的四句偈：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

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马庆泉对佛学比较深入的学习，

是

1993

年到广发证券之后。 一次去韶

关出差， 他拜访了南华寺， 参拜了六

祖真身， 了解了六祖惠能一生事迹，

深受触动。 回广州后， 趁节假日， 马

庆泉陆续访问到六祖的故乡， 参谒了

国恩寺， 以及在穗的光孝寺、 六榕寺，

开始认真阅读 《金刚经》 《法宝坛经》

以及手头能收集到的佛学文献。

“我对佛学好像天生就有兴趣，

可能前世是个和尚吧。” 马庆泉微笑着

说。 工作上遭遇的挫折， 也激发起了

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 他开始潜

心学佛， 发心读诵了 《妙法莲花经》、

《楞严经》、 《心地观经》、 《普贤行愿

品》 等佛典。

“我跟 《金刚经》 似乎有特别的缘

分， 心里烦的时候， 读一读 《金刚

经》， 就可以清静下来。 金刚是无坚不

摧的意思， 六祖惠能就因 《金刚经》

而悟道。” 他表示， “睡不着觉的时

候， 诵一诵

200

多字的 《心经》， 也可

以静下心来。 这不是迷信， 修学佛典，

对人的精神修养有很大帮助， 对内心

世界的建设也有净化作用。”

马庆泉也坚持静坐， “每天静坐

一段时间， 对强身健体很有效。 刚开

始打坐的时候确实是妄念纷纷， 我的

方法是用正念代替妄念， 久而久之，

脑子里就稍许进入清灵空明的状态，

那是很有益的。”

近年来， 他对道家也颇有兴趣，

“许多道家经典， 例如 《抱朴子》、 钟

吕丹道等， 体系都非常严谨。 好几个

道教的祖师如吕纯阳、 陈抟、 张紫阳

都是在

60

多岁后， 有了很多人生经验

后觉悟的。” 博闻强记的马庆泉， 尚能

背诵道家经典 《黄庭内景经》。 “科学

研究到了一定的深度， 与所谓宗教有

相通之处， 霍金的东西就接近宗教。”

但他说， 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理解东

方文化， 那是人类智慧的宝珠。 释儒

道三家， 也不可厚此薄彼。 不过， 说

起来， 阅读道家典籍， 需要更高的鉴

别力， 如若先读些佛学的东西再读道

家， 可能更稳妥。

已逾耳顺之年的马庆泉非常平和，

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智慧， 隐藏

在他平淡的外表下。 谈佛论道娓娓道

来、 绵绵不绝的马庆泉， 已不愿再谈

论基金行业证券行业的问题， 他总是

微笑着说： 你还是去问林总 （广发基

金总经理） 吧。 也许真的是： 英雄到

老皆皈佛， 宿将还山不论兵。

笃信因果的马庆泉相信： “人善

人欺天不欺”。 佛教讲因果， 最终的结

果， 也许已定格在起心动念的一刹那

间， “要有好的果， 就要种善的因”。

所有打擦边球的事都不能做

� � � �

马庆泉
18

年证券生涯的经验教
训是

， “

所有打擦边球的事都不能
做

”。

从管理老基金开始
，

他特别注
重法律法规

。

在马庆泉看来
，

金融企业一定要
建立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

，

将公司的
约束机制变成铁律

，

这是金融企业真
正的生命力

。 “

要绝对讲诚信
，

有了
大家的认同

，

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发
展起来

，

靠混水摸鱼
，

赚一把就走
，

不可能在这个领域长期生存下去
，

更
谈不上发展

。”

对于目前尚未纳入监管体系的

私募基金
，

马庆泉表示
： “

外部没
人管

，

自己一定要管好
，

一定要把
公司自我的道德约束提到首位

，

在
道德约束

、

自我约束上甚至要比公
募更严

。”

对于退休后的去向
，

马庆泉表示
正在考虑中

，

也许会跟朋友一起组建
公司

。 “

如果组建公司
，

我会要求员
工在二级市场的投资必须由公司统一
运作

，

个人不能买卖股票
。

一定要一
开始把制度设计好

，

如果没有严格的
自我约束机制

，

就不要走这条路
。”

马庆泉表示
，

也许会考虑成立一家全

员持股的公司
，

让员工的利益与公司
的利益一致

， “

我曾到加拿大
、

美国
访问

，

许多知名机构都是全员持股
，

它们的生命力就在于全员持股
。”

当
然

，

缘起性空
，

一切看机缘
，

他也很
有可能什么也不做了

，

若是如此
，

上
面的话就是他对朋友们的谏言

。

在马庆泉看来
，

制度与文化两手
都要抓

，

两手都要硬
， “

光有软约束不
行

，

一定要有硬约束
，

要有条条框框
。

在买卖股票的限制
、

内幕交易的限制方
面

，

私募和
PE

机构
，

也必须要有自己
的

、

自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对未来有信心

� � � �小时候， 热爱文学的马庆泉想当作家，

他的家乡出过像姚雪垠、 二月河一样的文学

家。 上大学以后想当理论家。 “结果， 作家

没当成， 理论家做了一半， 没有股权的企业

家也做了一半， 就已到退休的时候。” 马庆

泉半开玩笑地说。

身在喧嚣的资本市场， 马庆泉没有放弃

对写作的热爱， 也没有忘记当理论家的梦

想。

2003

年， 身为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的马庆泉利用春节假期， 突击写了一本探索

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小册子———《新资本

论纲要》。 该书以马庆泉自己和马克思对话

的形式， 总结了多年的思考， 对知识经济条

件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

深入阐述， 无论对理论的探索还是在写作形

式上都匠心独具。

“知识经济社会存在着知识、 劳动、 资

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 及其相对应的三

个基本的社会阶级。 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价

值是由那些要素创造的， 再确定所对应的

社会阶级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才会有明

确的和谐社会蓝图。” 谈起理论， 马庆泉仍

然津津乐道。

早在

1989

年， 马庆泉曾发表专著 《新

短缺经济学》， 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

长， 短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 他有预

见性地提出中国短缺经济时代将要结束。

五六年之后， “短缺” 真的从我们的经济

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马庆泉下海前的最后

一篇文章是 《我的市场经济观》， 被收录进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集》。 另外， 他还主编

过 《中国证券史》 等书。

学经济出身的马庆泉， 对中国经济的

未来无保留地乐观。 “

1991

年， 我在俄罗

斯往家里打电话，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排

队等了一夜， 好不容易那边的总机给拨通

了， 国内的总机却听不懂俄语， 给挂断了。

现在， 全世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他认为， 今后

30~50

年将是中华民族比较

扬眉吐气的时期， 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

文化观念也会出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巨

大变化。 “虽然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

些问题， 但会在发展中改变， 美国早期西

部开发时， 比我们现在更乱。 我们应该对

未来有信心。”

也许因为童年时的艰难生活
，

也许因为职业生涯经
历波折

，

也许因为天生的慧根
，

马庆泉对佛学有非常浓
厚的兴趣

，

他每天会拿出一点时间研究生命科学与禅修
。

从
2001

年
5

月开始
，

他每天坚持背诵
《

金刚经
》，

多年
来没有间断

。

另外
，

他还发心读诵了
《

妙法莲花经
》、

《

楞严经
》、 《

心地观经
》、 《

普贤行愿品
》

等佛典
。

春雨

/

摄


